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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凉山“悬崖村”：除了天梯还有你不知道的

“你一直往上走吧，爬到天上就到
了。”一位村民调侃。他所说的就是阿
土列尔村，位于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支
尔莫乡、狮子山的半山腰，海拔在1500
米。连接村庄与外界的是一节节依附
在悬崖绝壁上、几乎垂直的“天梯”。这
个村庄，就是闻名的“悬崖村”。

因隐居深山、交通隔绝、信息闭塞，
这里一度被外人称为是男耕女织、自给
自足的现实版“世外桃源”，但经济发展
也严重滞后。20多年来，从藤索、木梯
到钢梯，“悬崖村”的蜕变从未停止，也
引起了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
人惊呼，这么危险的地方，如何生存？

其实，这个村庄只是大凉山众多贫
瘠村庄的缩影，只不过，它幸运地站在
了聚光灯下。与其隔河相望的哈甘乡
瓦伍村，村民们依靠的仍是绝壁上的藤
梯，险象丛生。出行难、上学难、看病
难、安居难等十分突出，投巨资修路或
者整体搬迁？“悬崖村”的困局依然待
解。
郑报融媒记者 石闯 文/图
发自四川凉山州

几天前的一场大雪过后，早晨8点多，大片的阳光从
狮子山顶的云雾中散落下来，带来了一丝丝暖意。早起
的村民在家门口点燃了一捆玉米秆，升腾起了袅袅炊烟，
宁静而安详。

42岁的村民某色达机披了一件外套，把一捆收拾好
的柴火用绳子捆扎好，要背回家里去。他所处的村庄就
是阿土列尔村下面的自然村叫勒尔社，是个“悬崖上的
村庄”。

整个村庄有72户人家，零星地分布在一个大约60度
的山坡上。某色达机的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里。他的房
子是用泥土堆砌的瓦房，有些地方脱落了，显得有些破
败。走进他的家，院子里堆放了许多玉米秆，一两头猪在
里面跑来跑去。

卧室兼厨房的梁栋上挂了些腊肉，屋子里没有
找到电视机、冰箱及洗衣机等现代化电器。墙壁是
毛坯，由于做饭，墙壁上被熏得黑漆漆的一片，仅有
一扇小窗户也没有用玻璃做严实，一阵阵风可以直
接刮进来。

“上有老，下有小，实在出不去呀。”某色达机告诉郑
报融媒记者，由于家里穷，他小学都没有毕业，连自己的

名字都写不出来，父亲健在时还能出去在建筑工地上打
点工贴补家用，然而，父亲病逝后就出不去了，“一家三
口，老的老，小的小，吃喝拉撒都得我照顾。”

五六年前，他离了婚，妻子几乎没再回来过，他也理
解妻子的选择。他的母亲阿古莫玛马生于1939年，身体
不好，行走不便。他的儿子某色日布生于 2005年，11岁
了，在山脚下的勒尔小学读书。“母亲年轻时上下山很自
由，不用管，现在七八十岁了，上下山需要好几个人帮忙
背，很麻烦人家。已经有十几年没下过山了。她需要吃
药，我就下山给她取。”

由于不能外出打工，某色达机缺乏来钱的渠道。家
里种了五亩地，平时种些玉米、苞谷、土豆，养的也有猪、
羊、鸡子，也有一些核桃树和花椒树，“虽然每年的产量很
不错，足够自己一家吃了，但是东西太重了，送不下去，换
不成钱花。”

他也想过和村子里的年轻人一样，去外地打工，但家
里这个样子，附近又没有合适的活儿干，他只能困守在家
里，守着自己的老本。今年，他有了一个“肥差”，就是给
村子里修建钢梯。“每天从山下的公路口背着一捆钢管上
来，也挣了一点点苦力钱，高兴了一阵子”。

“我们这个村子的历史至少有二百年了。”村民某色吉
日说，自爷爷的爷爷那一代，就居住在阿土列尔勒尔社
了。村里老人留下的传说也比较多，比如利用地势天险规
避战争纷扰、土地肥沃等。一些年长的村民表示，勒尔社
虽处在悬崖上，除了公路不通，什么都好。

虽然道路不通，但勒尔社并未与世隔绝。村民们让孩
子们读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们更希望融入山下的社
会。“说起来很尴尬，村里多少年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了，
高中生都很少。”村民吉巴日洛表示，由于文化程度低，很
多人只能外出打工，发家致富成为奢望。

“村子里的孩子们多，有的一家生了5个孩子，有的是生
了3个。子女多，做父母的吃尽了苦头，就想让孩子们通过
知识改变命运，越来越重视教育的问题。”吉巴日洛说。

30多岁的村民陈古吉就有 5个孩子，4个女孩 1个男
孩，最小的男孩叫陈木黑，6岁。他也是最担心孩子们上学
安全的家长。目前，勒尔社在山下勒尔小学读书的孩子有
15个，大多是女孩。每次都由3名家长护送上下学。每次
陈古吉都要把绳子系在最小的孩子腰间，而6岁的陈木黑
已上下山好多次了。在爬垂直藤梯时，陈古吉精神最紧
张，生怕出意外。

那么，“天梯之路”是何时修建的？村民某色达机介

绍，具体年份记不清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祖辈走得
多了，趟出了这条“天梯之路”。他说，20多年前，天梯全是
藤条和木棒做成的，村里人习惯性叫天梯为藤梯。然而，
风吹雨淋日晒，藤梯腐朽得快也不安全，有人不小心踩空
后被摔死。于是村里组织将分段维护，分别由牛觉社、特
土社、勒尔社和古曲洛社四个社承担。维修时限一年一
次，人力由各社义务派遣，所需材料采取村社自筹方式。

“这条路维修起来很艰险，但大家也没意见，因为这是近
路，大家都方便。”

吉巴日洛告诉郑报融媒记者，他听老人说，先后有七
八个人从天梯上丧生，有村民，也有外来的。他记得最清
楚的一次是2009年，苏巴姑电站修建施工期间，一个技术
工人在走藤梯时不幸摔下悬崖，“藤梯下都是万丈悬崖，摔
得粉身碎骨，连尸首也没找全。”后来，电站修建方发现了
天梯的危险性，与村里协商后捐赠钢索、钢筋、钢管等，村
民给天梯加固。

而最近的一次天梯加固则是采用了钢梯，施工了一两
个月。“悬崖村”开始使用钢管代替老旧的“藤梯”。11月
初，新天梯建好了，一些路段开了新路。过去的藤梯几乎
和崖壁垂直，现在的钢梯倾斜度低了些，行走方便很多，也
安全多了。而过去的藤梯不再使用了。

在不少外人看来，阿土列尔村勒尔社是个男耕女织、
民风淳朴、拥有诗情画意的现实版“世外桃源”。这里位
于大峡谷的深处，山下就是蜿蜒奔腾的美姑河。抬眼望
去，巍峨险峻的狮子山及对面的龙头山上植被茂密，绿意
盎然，而且空气清新，没有纷繁复杂的干扰。

然而，对村民俄的根哈来说，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
头。“交通太不便了，就是走过多少次，心里也还有些怕
的。”他说，从村里到山下，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条绕远路，
就是经过另外两个村山路，虽然不陡峭但绕得很远，从村
子到勒尔小学大约18公里，太远了。

另一条是从峡谷里走，然而因为雨水多，古里拉达河
流水涨得很高，每年只有3个月枯水期可以相对安全地通
过，还要提防山上的落石，“那条路，也不是我们回家的上
上之选”。

俄的根哈说，因此，村民们最喜欢走的是“天梯之
路”，三四公里长，其中有十几处峭壁，攀爬全靠藤梯。一
些惊心路段，能下脚的地方不到手掌大，险象丛生，但村
民们认为最便捷。而这条“天梯之路”共有梯子17条，218
级，是昭觉县境内层级数最多的。

11月27日下午，俄的根哈陪同外地来的客人从位于

公路边的勒尔小学出发。“我替你背一会儿吧，你背着东
西上不去。”据他介绍，从此处到勒尔社要翻越好几座大
山，勒尔社处在海拔 1400米至 1600米之间，狮子山的最
高处是2300多米，最低处600多米。

从勒尔小学向上望去，是一望无际的高山横在眼
前。“上山的路在哪儿？”俄的根哈用手指了指高高耸立
的大山调侃说：“路就在悬崖上，你一直往上走吧，爬到
天上就到了！”沿着坡度大约 70 度的蜿蜒小路慢慢向
上攀登，不少人累得气喘吁吁。俄的根哈说：“从这里
到山顶，直线距离约 1500米。路很陡，都是悬崖，第一
次来走，千万不要逞能猛冲。”他说，他的媳妇第一次来
到村子里时很担忧，“我和家里人‘护驾’了两三次，她
才慢慢适应了。”

越往上走，山路越来越陡峭，也越来越难走，不到半
米宽，特别是几处悬崖峭壁上的路，每迈出一步，都要手
脚并用才敢迈出第二步。回头看走过的路，不禁心惊肉
跳。往下一看，感觉头晕目眩。“平时上山一个多小时，下
山40分钟就够了，习惯就好了。”他说。而最险的是那些
悬崖绝壁上的“天梯”，其中最长的那一段角度几乎垂直，
长约30米，触目惊心。

“现在有了新的钢梯，好多了。要不有了急病来不及
送下山，就麻烦了。”25岁的村民吉巴日洛说，因为村子里
不通公路，勒尔社有三个无法解决的烦恼：看病、入学与嫁
娶。“取个媳妇太难了，村子三四十岁、二三十岁的光棍汉
子有二三十个，说起来真是愁人。”

吉巴日洛介绍，当地的风俗17岁就可以结婚，但年轻帅
气的拉博至今没有女朋友。他说，在当地的风俗里，同一家
支（家族）的青年男女不可以成婚。勒尔社的村民基本来自
某色、吉巴、俄的3个家支，他们的青年男女谈恋爱，多数经
人介绍。从17岁到现在，拉博也见过一些女孩，可是一个也
没成功：“就是你说的，她们不愿意爬到这山上来。”

与同龄的年轻人相比，吉巴日洛还算幸运。初中毕业
后去了河南三门峡当兵，退伍后在外打工，脑子灵活一些，
自身长相也帅气些，2015年终于娶了一个临近村子的媳
妇，“岳父说，女儿是大学生，彩礼多一些，花了25万才娶到
家，有些还是银行贷款，没办法呀！”

吉巴日洛说，村子里一般的彩礼钱是15万元左右，“你
出不起，人家姑娘就不会来，村子里收入有限，很多小伙家
里也出不起，遇到的女孩也少，压力很大，婚事就给耽搁
了。”他说，你看看，大多数家庭的房屋都是土坯墙体，只有

一部分屋顶是彩钢瓦。
“15岁之前上下山一般都有父母陪伴，15岁以后，父母

叫我下山买盐，如果等了很久不见回来，父母就会过来寻
找，路上条件这么恶劣，他们心里其实都怕呀。”吉巴日洛
说，村民进出村子一般每周下山赶集一次。种植的花椒和
核桃丰收时就背到几公里远的莫红小集镇交易，“如果没
事，两三天下一次山，而下午5点半以后或雨雪天气，就不
外出了。”

村民俄的根哈说，村里从来没有小卖部，要用就得下
山去背。“你看我们种了不少农作物，也不错，可是大件或
太重的东西，村民们是不会买的，因为无法上下山。大多
数赶集，是下山买些日用品，还有生产工具及肥料。”村里
养的牛、羊和猪，也没办法运到山下交易。

“年轻小伙背一袋化肥，就很了不起了。大多数壮劳
力上山背的最多也就 50斤，只有极个别的能够达到百十
斤。”他说，村里不是过节，也很少喝酒，生活条件不允许，

“村里的人生病也是个麻烦事，年纪大的基本上都靠村里
有医术的老人用土方解决。如果年轻人病重，尤其是女
人，年轻力壮的男人就把她绑在身上，前后几个人协助背
下山进医院治疗，很难。”

既然“悬崖村”老百姓的出行安全和行路如此之艰难，
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一困境呢？不少关心“悬崖村”的人提
出了两个方案：修路或搬迁。其一，要想富，先修路，对于

“悬崖村”来说，要想安全，先修路，修路的重要性谁都知
道，可修路却需要花钱。

11月 29日下午，昭觉县公路管理局副局长袁文彬告
诉郑报融媒记者，“测算下来，‘悬崖村’修条路需要投资
4000 万元，昭觉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才 1 个亿，这并不现
实。”他坦言，昭觉县不通路的村还有33个，为阿土列尔村
修路，短期内不现实。“即便钱筹够了，但路咋修，是否会给
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破坏，使用价值到底有多大？这些都
需要从长计议。”据了解，这条路该如何修？投入巨资值与
不值？在当地存在争议，解决“天梯之路”有点两难。

对于“悬崖村”来说，既然山不过来，人过去，另一个方
案是“悬崖村”整体搬迁。对此，支尔莫乡党委书记阿皮几
体表示：“谁都知道故土难离，从感情上就不好过。村民们
搬迁出去后的生计如何解决？易地搬迁则面临着失地，对
村民来说后续日子也不那么容易过。”

事实上，郑报融媒记者了解到，“悬崖村”只是凉山州
的一个缩影。凉山州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艰巨的地区
之一，交通闭塞，自然环境恶劣，精准扶贫任重道远。

凉山州教育局经全面摸排后共查出 19个类似“悬崖
村”，涉及 5个县（市）的 3所乡镇中心校、9所村小学，共
1292名学生。而与“悬崖村”隔河相望的哈甘乡瓦伍村，村

民们仍依靠藤梯，孩子们求学路依然险象丛生。
凉山州教育局对类似“悬崖村”学生实行全寄宿管

理。节假日学生往返时，学校安排、动员教师和家长在隐
患点开展护送工作。对类似“悬崖村”学生足额落实补助
资金。对1292名学生按照每生每天15元、每月补助30天
标准，落实每生每年补助资金4500元。

“悬崖村”之难，其实印证的是凉山州全局的脱贫攻
坚之难。“当然这不是说‘悬崖村’的问题只能这么‘悬
着’，也不意味着就无计可施。”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张伟教授告诉郑报融媒记者，“政府部门应在加大物质扶
贫的同时加大精神扶贫力度，扭转村民们‘等要靠’思想，
要‘富口袋’先‘富脑袋’，引导村民们‘宁愿苦干，绝不苦
熬’的观念。”

而令“悬崖村”村民们欣慰的是，今年9月，阿土列尔村
勒尔社幼儿园教学点开办了。刚通过招教考试的年轻女
教师吉伍尔洛来到了这个村庄，她的班里已经有了24个儿
童，其中小的两岁，大的四五岁，在用农舍改造的教室里，
传来了孩子们咿咿呀呀的读书声。

“一口吃不成胖子。哈甘乡瓦伍村的‘悬崖村’出行难
题，目前，我们正在着力解决。”昭觉县公路管理局副局长
袁文彬说。而一位专家说，帮助和引导群众挪穷窝、改穷
业、换穷貌、拔穷根，用勤劳双手改变落后面貌、创造幸福
美好生活，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请继续阅读A10版）

腰系绳索父母当“保镖”

拿不出彩礼光棍汉子多

“悬崖村”出路在何方？

被紧紧“套”住的一家三口

最近的回家路最“要命”

与阿土列尔村隔河相望的哈甘乡瓦伍村，村民们依靠的仍是绝壁上的藤梯，险象丛生。

阿土列尔村唯一的幼儿园教师吉伍尔洛背着一岁大的孩
子，在给孩子们上课。

阿土列尔村勒尔社家家户户都用土灶做饭。


